
烽火岁月中的“复旦茶人”

创设缘起

19 世纪前 ， 世界茶市场几乎全由

中国供货 。 后因受英美茶业洋行的操

纵， 买办与中介商人的榨取， 加之印锡

茶与日本茶趁势兴起 ， 中国茶备受打

击 。 1931 年 “九一八 ” 事变后 ， 大部

分经济机构遭受破坏， 全国茶业也陷于

停滞。 抗战全面爆发后， 国民政府迫于

内外压力加强经济管制， 设立贸易委员

会， 对某些重要的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

制， 并在贸易委员会之下相继成立复兴

商业公司、 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

司， 负责桐油、 茶叶、 生丝、 羊毛等农

产品的生产、 制造、 收购、 运销及对外

贸易， 茶叶一项由中国茶叶公司办理。

进入统购统销后， 茶业急需专门人

才。 当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以至农学院、

农业中学， 尚未有专业培训茶业人才的

专系专科。 复旦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中

首开茶业组科， 这要归功于吴觉农和孙

寒冰两位先生。 孙寒冰早在黎明书局时

期即与吴觉农相熟， 孙创办黎明书局，

吴是股东和 《文摘 》 的支持者 。 1939

年， 时任贸易委员会专员兼中国茶业公

司总技师的吴觉农有感于原有茶业队伍

难以应对， 在香港富华公司举办茶叶统

制人员训练班。 他与赴港搜集 《文摘》

资料的复旦大学教务长、 法学院院长孙

寒冰时相过从， 谈起在复旦设立茶业系

事。 战争年代如何争取经费和人力， 在

已有的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的基础上支

持筹创农学院， 这是复旦当时面临的难

点。 是故， 当孙寒冰和校长吴南轩商谈

创设茶业系时， 吴南轩非常赞成， 并请

吴觉农帮助解决经费和师资问题。 不幸

的是 ， 在筹建过程中 ， 孙寒冰于 1940

年 5 月 27 日日机轰炸复旦时罹难， 令

吴觉农倍觉痛惜。 1941 年 12 月他在复

旦大学纪念周所作的讲演 《复旦茶人的

使命》 中沉痛悼念孙寒冰， 特别提及：

“这一系科的最先提议设立的为孙寒冰

先生。 他当初常来香港， 看到我们的事

业那时颇有发展， 同时看到沪、 汉两地

的茶商以及依附于这些茶商为生活的所

谓 ‘知识分子’ 的捣鬼和横行不法， 却

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结果在 1939 年下

期以后， 沪、 汉茶栈确有借尸还魂的事

实 ， 于是 1939 年冬 ， 兄弟到了重庆 ，

由他商请吴校长特设系科， 并嘱兄弟担

任系主任以为茶业的未来造就专才。 他

的待友之诚， 察事之明， 使人永远不会

忘记的。”

吴觉农首?茶叶组科主?

1940 年初， 吴觉农到重庆， 因国民

政府机构庞大， 人员臃肿， 此期的他反

而较为清闲， 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茶

业系上。 他的想法得到了至交、 时任贸

易委员会常委兼代主任的邹秉文的大力

支持。 1940 年 4 月， 中国茶业公司与复

旦大学签订 “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

合约”， 规定双方合组 “复旦大学茶业

教育委员会 ” ， 由中国茶业公司负担

“开办费国币九万元” 及 “第一年经常

费五万八千元”， 复旦大学负担 “开办

费四万五千元” 及 “第一年经常费一万

九千元”， 第二年后的经常费每年由委

员会依照增加班次之比例议定增加数

额， 其中研究耗费一项全部由中茶公司

负担， 其他各项由中茶公司负担三分之

二， 复旦负担三分之一。 利用复旦原有

农业生产教育的基础， 培植茶业技术及

业务上的专门人才， 以适应茶业贸易机

关及研究机关的需要； 同时研究茶叶产

制技术及贸易的改进， 以谋求中国茶叶

外销的发展。 双方商定在 1940 年秋季

各招一年级新生一班， 每班人数三十人

至五十人， 以后每年各增一班。 茶业系

四年毕业， 参照教育部定大学农学院章

程办理， 茶业专修科二年毕业， 依照部

定专修科章程办理。

同年 5 月， 中茶公司将合办一事呈

悉经济部并获核准。 当月， 中茶公司如

约先将开办费五万元拨付复旦， 其余四

万本拟在香港分公司转拨， 因 “渝港汇

兑益形困难”， 于月底由复旦大学校长

秘书冷雪樵到中茶公司重庆总办事处取

到 （见中国茶业公司总办事处致复旦大

学 1940 年 5 ? 30 ?函 ）。 与此同时 ，

复旦方面也迅速向教育部报呈备案。 6

月 10 日， 吴南轩致函教育部司长章益：

“本校与中茶公司订约合办茶业系及茶

业专修科之各项纲要及课程兹抄具全

份， 备文呈请备案， 并另致立夫先生一

函， 促请核准。 该项呈文及私函兹一并

附奉 ， 即请代为转致 ， 并鼎力促成 。”

不久得教育部基本核准， 但以茶业系名

称与大学规程不合， 令复旦大学易名为

农学系茶业组。

1940 年 8 月 11 日， 依约合组的复

旦大学茶业教育委员会在北碚黄桷树复

旦大学召开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由吴南轩 、 吴觉农 、 李亮恭 （时任垦

殖专修科主任）、 寿景伟 （中茶公司总

经理 ） 、 陈时皋 （中茶公司技术处专

员 ） 五人组成 ， 校长吴南轩为主席 。

会上报告事项包括专修科课程、 茶业组

名称、 第一届招生方案、 筹设实验茶场

及茶厂等。

关于茶业系科主任人选问题， 吴南

轩此前已亲致书函恳约吴觉农担任， 吴

在信中极称吴觉农： “夙仰台端为国内

茶业界最著名专家， 学术宏通， 经验充

富， 所有以上系科主任， 即屈请台端兼

任， 以宏教化。 （见 1940 年 8 ? 1 ?吴

南轩致吴觉农札）” 中茶公司方面也力推

吴觉农： “觉农兄对茶叶研究有素， 且

在敝公司负技术全责， 承贵校聘任茶业

系科主任， 至深赞同， 将来双方密切合

作， 积极推进， 定能相得益彰， 实所欣

盼。 （见 8? 12?寿景伟致吴南轩札）”

吴、 寿两位所言非虚， 吴觉农在中

国茶业界之地位确无出其右者。 早在浙

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读书时， 吴觉农

就对茶业发生兴趣， 1919 年考取由省教

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业专业的官费

留学生。 1922 年底回国， 后应邹秉文邀

请筹办茶叶出口检验开始， 真正走上为

振兴中华茶业而奋斗的道路。 创建中国

茶学高等教育体系， 正是吴觉农长期以

来的追求， 故在吴南轩和寿景伟两位的

盛邀之下， 欣然接受复旦茶业组科主任

之聘。

1940 年 9 月， 茶业组和茶业专修科

正式设立， 与原有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

一起组成复旦大学农学院， 由李亮恭担

任首任院长， 复旦由原来的四院发展为

文、 理、 法、 商、 农五院并列。 在茶业

系科筹创初期， 吴觉农利用自己的广泛

人脉力邀相关专家学者来校任教 。 如

1940 年 10 月 5 日致函李亮恭云： “校

方所发聘书八件， 业已查收。 王兆澄、

毕相辉、 庄任、 许裕圻诸先生， 约双十

节前后俱可到校。 （毕君或尚须向西南

经济研究所再作一度交涉）， 余已分别

商电通知。” 王兆澄和毕相辉均毕业于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化系， 前者曾任经

济部重庆商品检验局技正， 后者系西南

经济建设研究所研究员。 王、 毕两人来

校后， 分别任茶业研究室化验部和经济

部主任， 对复旦茶业研究和推广颇有推

进之力。

1940 年 10 月 10 日吴觉农复函李亮

恭， 继续就茶业系科相关事宜进行磋商，

主要涉及两方面 。 一是师资及薪金 ，

“教授刘庆云君须赴贸委会兼任科长， 一

时不能莅校。 而王兆澄、 毕相辉两教授

则以远赴北碚， 治装搬家， 随之需款，

均要求自九月起支薪。 弟意各友均属寒

士， 既来帮忙， 自未便固拒， 乞商校长

设法应允。” “朱学曾副教授则以已受地

政学院之聘， 已收本校聘书退回， 惟必

要时可兼任研究员云云。 其事待弟到校

后再行面商。” “现产制部以刘君未能莅

校， 致全部空虚； 如由中茶技术人员兼

任， 必影响整个教务。 故弟拟另提两人

为讲师， 其一为张志澄， 另一为张堂恒

（履历另附）， 两君对栽培制造均有相当

之学识经验， 堪以应付， 请转商校长决

定为荷 （决定后当再商中茶商调）。” 二

是采购教学科研所需的书籍、 仪器、 标

本等: “中茶寿毅成先生慨允汇款一万元，

该款已向陈文杰君处取到， 转复该公司。

如 《文摘》 需款， 亦可在改款中先支一

部分。 即其他药品及小件仪器似亦可在

此支付。” “闻城中龙门书局及商务、 中

华等尚有若干书籍可以购买， 为多转学

生参考阅览计， 在产制、 化验部分， 弟

亦允各同事尽量蒐购， 望转知文述兄支

款为荷。” “助教庄任、 许裕圻现仍暂留

本处， 采集标本、 蒐罗教材， 并拟派庄

君赴金佛山调查茶叶品种， 月底当可联

袂到校。 除本公司给予相当便利外， 若

有应变必需款项， 将来再到校报销。” 吴

觉农从茶业系科发展考虑， 均切中肯綮，

而从信札上吴南轩的亲笔旁批来看， 他

对诸条亦极为赞成， 并请李亮恭分嘱教

务、 总务两处迅速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 吴觉农为茶学教育

努力奔走之际， 其明显的进步色彩却越

来越不为国民党当局所容。 为掩护罗绳

武的地下党身份， 吴觉农将他从湖南营

救出来， 安排在复旦为茶业专修科学生

讲授国文。 他也常与钱俊瑞等共产党员

在自己中茶公司的宿舍大溪别墅议论时

局。 政治处境日益险恶， 吴觉农即刻掩

护钱俊瑞经香港去苏北新四军所在地，

自己也做好离开重庆的准备。 1941 年 2

月 4 日吴觉农致吴南轩手札中云： “兹

弟有东南之行， 所有组科主任及研究室

主任津贴， 自二月份起， 应请予停止。”

在吴觉农带领中茶公司一批技术人员去

福建武夷山之后， 茶叶组科一度由毕相

辉代理主持， 后胡浩川、 姚传法先后继

任主任。

复旦茶学教育之特色

1940年夏，复旦大学茶业组科在四川

重庆、湖南衡阳、浙江丽水三地完成招生。

因战时交通极差，首届66名新生（茶业组36

人，茶业专修科30人）通过搭乘中茶公司设

各地办事处的棚布货车陆续到校，并于十月

正式注册开学。 茶业组一、二年级学习农业

基本学科，包括植物学总论、动物学总论、

农院化学、农业经济、农业概论等课程，三、

四年级除加习工商科学外， 则致力于茶叶

之实际研习，主要课程有制茶学、茶树栽培

学、作物学概论、遗传学、茶叶检验及评级、

茶病学、植物病理、茶厂管理、茶叶贸易等课

程。 1942年秋第一届茶业专修科毕业，共27

人，大部分由中茶公司分配工作。 第一届茶

业组于1944年毕业，共26人。 从目前留存

的“复旦大学毕业资格审查表”来看，其中

有15人于1944年上半年征调参加美军翻

译，以通译生资格毕业，留校仅十余人。

复旦大学茶业组科从一开始就是

“学术企业化和企业学术化” 的产物。 中

茶公司依约履行合作办学所需经费， 在

茶业组科成立第二年后， 经常费、 研究

费及其他各项的三分之二， 一般都在每

学期开始前即拨付到位 。 仅就1941—

1943年 “收支对照表” 来看， 中茶公司

每年度拨付经常费达国币20万。 1943年

间， 还另设茶业研究室奖励办法， 每年

度中茶公司拨付国币一万元。 茶业研究

室专题研究会每月举办论文竞赛或专题

报告一次， 每次选前三名给奖。 经费中

以百分之六十充奖励金， 百分之四十补

助开会茶点、 灯油等杂费。 1944年6月，

中茶公司因人事上的腐败彻底失败， 撤

销后归并复兴公司处理， 复旦与中茶公

司的合约终止， 茶业组停止招生。 此后

复旦独立招收茶业专修科。

抗战时期的复旦茶业组科， 坚持开

展高等茶学教育， 为国家和地方培养急

需的茶业人才。 茶业组科特别注重实地

考察。 四川原属中国茶叶发祥地， 以视

湘、 赣、 闽、 浙、 皖所产并无逊色。 然

重庆北碚附近向有鲜茶叶生产， 大学校

园经营种植非待七八年后， 尚难达到采

制阶段。 1941年及1942年， 茶业组科安

排专修科学生赴铜梁县巴岳山生产实习。

1943年春起， 因铜梁原料奇少， 当地房

屋以及制茶设备又不敷住用， 便组织学

生远赴南川和川西实习考察。 南川茶区

较大， 且有农林部垦务总局金佛山垦区

可得便利。 1943年3月底， 茶业科一年

级、 茶业组三年级学生在主任胡浩川亲

自带领下， 由北碚乘轮至重庆， 再乘轮

至木洞， 步行过丰盛、 白沙井、 观音桥，

一直走到南川实习地， 考察茶树栽培、

茶叶制造、 制茶工厂、 茶叶运销及改良

等。 胡浩川在南川还撰写 “国立复旦大

学南川制茶实习团报告”， 通过邮递向时

任校长章益汇报实习进程， 1943年4月16

日第十一号报告中称： “奉核日程， 十

九日应启程回校。 假使天气良好， 原料

易购， 拟延二、 三日， 增强实习效率，

届时当另电请示。” 从北碚至南川往返各

需五日， 实习经费有限， 延时返校， 必

得及时与校方请示。 南川实习实际支出

达十一万多， 超出预支三万多， 一并由

中茶公司专案报销。

1944年春， 由曲仲湘教授带队组成

川西茶业组科实习参观团， 见习茶业经

营实况。 “我们四十八位跟曲先生， 几

十件行李， 几百件零星挂包， 不折不扣

地拥满了中茶大卡车。 我们像远征军，

各个为习茶的远景鼓舞着新生命的跳动，

满身是兴高采烈， 全没挂牵， 当我们持

着 ‘执照’ ———通行证浩浩荡荡驰过青

木关时， 迎面的春风是如何地合适啊。

（见1944年 《川西茶业实习专号》 刊载的

《归去来兮》）” 从曲仲湘亲绘的 “川西见

习路线图” 来看， 师生一行从重庆经内

江、 成都至灌县见习， 然后返成都调查

花茶制销情形， 再至邛崃、 名山、 雅安、

新津、 峨眉、 乐山， 最后由乐山经内江

返重庆北碚， 历时整整一个月。 凡经较

大的茶园茶市及茶厂， 集中全体学生观

摩， 至于分散的茶业组织， 则以小组访

问的方式调查。 战时能有如此远程的茶

业实习， 可谓中国茶业教育史上的创举。

除教学实习外， 茶业组科学生在校

社团活动也颇为丰富。 1941年5月18日，

该组科全体同学在北碚黄桷树青年茶社

成立了复旦大学茶业学会， 分总务、 交

际 、 学术 、 康乐 、 事务 、 文书六股 ，

1940级茶业组的王克昌负责总务、 张薰

华负责学术。 茶业学会经常举行师生座

谈会和学术讲演会， 搜集有关茶业资料

及研究茶业有关各项问题， 出版茶业刊

物。 在吴觉农、 胡浩川、 曲仲湘、 姚传

法先后指导下， 学会出版了不少农业刊

物， 包括专刊会员关于茶业之著述及译

作的 “茶业学报” （壁报）， 围绕茶叶

育种、 茶叶现代化及茶业经济定位等话

题的学会会刊 《生草》。 此外还有各类

实习录的编撰， 如1942年师生铜梁见习

归来后 ， 曾编制一册 《铜梁制茶实习

录》， 收录胡浩川 《茶艺话巴岳》、 曲仲

湘 《茶之学名尚在未定中 》 、 陈望道

《茶话》、 苗雨膏 《中国茶树害虫问题》

等文章； 又如1944年川西实习返校后由

茶业学会四十多位同学集体撰写并刊印

的 《川西茶业实习专号》， 收录有 《灌县

之茶业》 《中茶乐站的茯茶砖》 《成都

茶业销售概况》 《归去来兮》 四篇长文。

至于师资， 也呈现出综合性高校与

实业部门联合办学的特色。 1940年春季

学期科目表上可见， “农院化学”、 “土

壤肥料学” 由王兆澄讲授， “农业经济”

由毕相辉讲授， “茶树栽培学” 由张志

澄讲授， “茶业概论” 由吴觉农与青年

讲师张堂恒并授。 除专任教师外， 该科

还聘请校外知名教授前来兼授课程， 如

上述提及的刘庆云虽辞聘复旦， 后以兼

任教授身份讲授 “茶叶行政与政策”， 中

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郑子政讲授 “气象

学”， 贸委会专家杨开道讲授 “茶叶地

理” 等， 虽处创设初期， 茶业组科的师

资阵容已颇为可观。 另一方面， 茶业组

科又充分利用复旦原有师资力量。 尤其

是复旦自1942年1月改为国立后， 整个学

校的经费较前宽裕许多， 聘请了一批著

名学者前来任教， 也为复旦茶业组科的

师资增添了不少亮色。 1943年度国立复

旦大学茶业组科教员表上， 我们就可以

见到许多名师担任茶业组科的课程， 如

钱崇澍主讲 “植物生理学”， 陈恩凤主

讲 “土壤肥料学”， 李蕃主讲 “统计学”

课程等。 钱崇澍1942年到复旦任生物系

教授， 同时兼任农学院院长， 他在教学

时重视野外实习， 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

实习一次， 广受学生的好评。 这些名师

为农学院学生开出了不少重要课程， 对

茶业组科的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除授课外， 教

师也极为注重研究。 1940年秋， 筹创茶

业组科时即特设茶业研究室。 研究员由

茶业组科教授与对茶业素有造诣的学者

担任 ， 除在茶业学术上企图有所贡献

外， 还领导组织学生的研习。 研究室内

分三部： 一为生产部， 从事茶业产制的

实验 ； 二为化验部 ， 从事茶叶的化学

实验研究 ； 三为经济部 ， 从事茶业经

济行政及政策的调查研究 。 研究室还

附设有小型实验茶场和茶叶化验室 。

1942年生产部在铜梁仿制绿茶、 毛峰 、

梅片 、 龙井 、 玉露、 红茶等六种茶类，

色泽香味 ， 视上中级之道地货均无逊

色。 同时着重研究红茶的发酵， 重视化

验分析方法， 在制造过程中注重红茶发

酵程度与水色。 当时的科研也颇具战时

色彩， 如化验方面， 主要利用废茶， 提

取茶为茶素、 丹宁， 以有助于战时药品

之需， 同时试制粉茶、 晶茶、 茶膏及茶

汽水， 以救战时运输之困。 尤其是化验

部主任王兆澄主持的茶膏制造研究， 因

茶膏可以提神助消化， 又便于携带， 为

空军必需品。

抗战胜利后， 复旦从重庆回到上海，

茶业专修科继续招收新生， 主任为王泽

农。 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 复旦农学院

农艺、 园艺、 农化三系迁至沈阳， 茶业

专修科迁芜湖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 后

农学院又迁合肥独立建院 （今安徽农业

大学）， 茶专改为四年制的茶业系。 自

1940年复旦创设茶业组、 茶业专修科起，

延续至今整整八十年， 成为全国历史上

最老的茶业专业之一。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 复旦的茶业

组科差不多被遗忘了， 近来虽有研究者

讨论， 但寥寥数语， 一些基本史实尚不

清楚， 故在此就相关史料略作梳理， 希

对 “复旦茶人” 在烽火岁月中的创建史

迹有所补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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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在重庆

民国九年， 南通顾昂千以文稿征
序于张謇。 顾昂千此前曾受聘为江苏
通志局的征访员 ， 还完成了一些著
述。 发现张謇没有及时回复， 此公又
致信催索 。 为此 ， 张謇回了一通信 ，

挺精彩的， 道理也讲得很明白。

张謇的回信一开头就打招呼 ：

“前后惠书皆奉到 。 有志于文学 ， 甚
善 。 下走事冗而善忘 ， 未能即时作
答， 良以为歉。 顾承示篇什， 其佳处
足下既自张之矣， 下走卒亦莫能赞一
辞 。” ———这里是话中有话 ： 你文章
的好处既然自己已在夸了， 我还能再
说些啥？

接着张謇话锋一转， 谈到自己对
文学的认识 ： “词章家于世 ， 譬诸
工科则雕刻油漆之术也 ， 必有物可
供其雕刻油漆者， 而后藻绘有所施。

下走于地方则方为水木匠耳， 水木匠
且有穷于施工之处， 故人事大冗。 今
之国计民生， 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
先务之急， 衣食之谋在于实业， 实业
之缔造， 在执斧柯、 运绳墨之水木匠
多 。 下走于乡里亦强勉为之而已 。”

———这是说自己为民生谋衣食还忙不
过来， 哪有闲情逸致顾及文学那种彩
绘之事。

众所周知， 张謇在近代历史舞台
上以实业救国闻名。 此《致顾昂千函》

时为民国九年庚申 ，即 1920 年 ，彼时
国家正处时局动荡 、 内忧外患之中 ，

而张謇也有棉纱实业等事务要顾 。因
此，接到顾昂千催索之信的张謇，对顾
氏的请托意兴阑珊。 他建议顾氏不妨
先暂舍文学的藻饰， 一道来同他做些
水木匠般的基础工作。 当时顾昂千作
为江苏通志局的征访员在参与 《江南
通志 》的撰述 ，而这类事在张謇眼中
并非什么急务 。 在张謇看来，这个时
期编纂 《江南通志 》，就犹如是在雕刻
油漆。他说：“一省之中六十县，可雕刻
油漆者几何？徒糜雕刻油漆匠之工食，

是殄天物、耗民力 ，以为不可 ，故不敢
附和。 ”这个态度很鲜明。此外，张謇后
期对应用文特别重视， 他对这种充满
文人笔法的撰述，原本就不大感兴趣。

互联网上常有针对某些具体言辞
的雅致和粗俗的争议， 自然地想到张

謇的这封信。 其实文和质之用，还是要
区别对象，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
可一概而论。 孔老夫子有云：“质胜文
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 ”能够允执厥中，恐怕非圣贤莫属。

张謇为何婉拒顾昂千

近代实业家、 教育家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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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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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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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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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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